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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中以前，功德林只有

黄维留着胡须。大集中以后，
功德林出现了一支胡须队伍。
来自武汉的张淦、莫德宏等

人，以清一色的胡须与黄维为
伍；来自济南的庞镜塘，亦以
总共不到 36根的胡须进入
“美髯公”之列。

胡须本来可以增添将军
的威风，可是在这里，胡须基
本上失去了装饰的意义。如果

说它并不是多余的，那么它的
作用不在外表而在内心。

大集中的时候，庞镜塘伸
出手来与旧友相见，可是他的
旧友却缩回手去问一声：“你
是谁？”庞镜塘捋着胡须自报

大名之后，笑着补上一句：“和
过去一模一样的庞镜塘。”旧
友 们 劝 他 把 胡 须 剃 了 算
了———照规矩犯人是要剃光
头的———能够留下头发就算

不错了，何必得寸进尺？庞镜塘
摇着双手道：“不能剃，不能
剃！”他在公开场合解释说，他
怀念他的妻子（TU!VWX

KLM»Kn¾YZd»Æ[\

]”），发誓不见妻子不剃须；
他在私下场合吐露说，他的胡

须是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
无事捋捋胡须，亦可聊以自慰。

庞镜塘留胡须的用意，虽
然是他以后自己大胆暴露出
来的，但是当时已引起他人的
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初他
仅以为胡须意味着颓唐，现在

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十倍：
胡须是连接国民党的纽带，是

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
红缨。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
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
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
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

把皮肉打扫干净。
宋希濂在功德林发起了

一个斗胡须运动。斗争的目标
当然不止是庞镜塘的那把胡

须。实际上庞镜塘的胡须并不
多，而且剃得最快，所以人们
认为他的胡须仅仅是宋希濂
手中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究
竟系在谁的胡须上，目下人们
尚不得知。

刘嘉树这段时间没有心

思打桥牌。他的胡须无疑增加
了他的头部的重量。此时他正
用双手托住脑袋横躺在大通
铺上。他暗自思忖道，为了应
付时变，程潜可以不顾自己国

民党元老的脸面，本人又何必
怜惜自己的那把胡须呢。大丈

夫能屈能伸，长胡须可有可
无。就这样，为了应付燃眉之
急，刘嘉树从大通铺上一跃而
起，先将胡须断然刮完，后将
头发全然剃光。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
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一

变病夫为健将，他不能不为他
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
灵魂的碉堡———的强大抗力

而有所“表示”，常常发出由
衷的掩蔽在胡须里的微笑。黄
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
注着自己的胡须的生长，可是

自从他离开那块军人的土地，
他就不愿意为浇灌胡须而耗费
汗水和心血了。捋捋胡须，现在
已经变为黄维的业余爱好。就
在庞镜塘、刘嘉树、张淦、莫德
宏等人剃掉胡须之后，在众人
眼看着宋希濂的导火线即将引

起黄维的腮部爆炸之时，黄维
又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了两个小
时。宋希濂指名点姓一声大喝，
黄维站住了，毅然忍痛割爱，依
依不舍地告别了那一把1尺5
寸长的胡须。

其实，当年的国民党战场

是宽广的，所以功德林将军们
的思路也应该是宽广的。当
然，在逾越心理的鸿沟的战场
上，他们也可能遇见似乎不可
逾越的山岗———在进入国民
党抗战战场的时候，虽然没有
人愿意再留长胡须，但是也没

有人愿意从这个山岗侧面迂
回过去———譬如他们在交代
时，内战之页，落笔为 “本

犯”；八年抗战之页，落笔为
“本人”。

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现在
集结在一座有待开发的山岗
之下，那么，他们将会看到一
柄共产党特有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开山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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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艮在宋顿中学上学

后，没有觉得中学的学习像
我们讲的那样有意思；我们
也觉得学校的教学很单调，
没有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
机会，教育的质量远不是我
们想像的那样高。他放学回
家后，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

或是用计算机，即使在初中
的最后两年上 GCSE课程
时，回家后也难得有家庭作
业。好在他很少玩计算机游
戏，觉得玩计算机游戏没有
意思，特别是玩同样的游戏
更没有意思。

从宋顿中学到我们家的
途中有一个图书馆，除周三和
星期天，每天都开门。张艮放
学后经过那儿时，图书馆还没
有关门，所以他总是在那儿借
书。他在宋顿中学读书的范围
比在曼思桥小学时要大得多，

除了文学书外，也开始读其他
方面的书，包括历史和哲学方
面的书。我们很高兴他喜欢读
书，特别是课外书。

那时，宋顿中学的计算
机系统已经联网，但是学校
没有网站。张艮打算组织几

个同学给宋顿中学建立一个
网站。我自己没有建过网站，
看见他整天在计算机上忙，
不知道他建网站的进展怎
样。一两个月过去了，也没有

什么动静，我想他们知识还
是不够，没有能力独立建网
站，也就不再过问了。

两个多月后，有一天他告
诉我一个网址，让我在大学的
计算机上看，原来他们给宋顿
中学建的网站已经完成了。这
个网站介绍他们学校的情况
和最近的活动，他自封为网站

的编辑，有他的照片，副编辑
是他在宋顿中学时最好的同

学麦克。他的几个好朋友都在
这个网站上。按当时的标准，

他们的网站还算不错，虽然看
起来不是很好，可功能不少，
用起来也很方便。

不幸的是，他们的网站很
快被宋顿中学的校长知道了。
校长勒令他们撤销这个网站，
或改成个人网站。校长要对学

校的声誉负责，不放心让几个
学生办一个校方网站。结果，

他们不得不把那个刚建成的
学校网站改成了个人网站，即

使改成了个人网站，他们也感
到很自豪，同学们都刮目相

看。虽然他们想办学校网站的
愿望没有实现，这件事却促使
学校很快办了一个校方的网
站，由一个老师负责。更重要
的是，建网站的事给了他很大

的鼓励，自信心大增，觉得可
以“干大事”。

除了网站外，他还学编写
程序和其他与计算机有关的
知识。十四岁时，一个在南安
普顿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

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告诉他，一
个高中学生想请人辅导她，完
成她的计算机作业。她想请人
教她写一个数据库，作为她计
算机课考试的一部分。这个中
国留学生知道张艮会写数据
库，问他想不想干。还特地告

诉张艮，这个高中学生家里愿
意付钱作为报酬。

后来张艮用了两周的课
余时间帮她写了一个数据库，
然后通过网络，教会她如何用
这个数据库，最后那个高中学
生通过了计算机课考试。作为
回报，那个高中学生的家长给

了张艮二百英镑。这是张艮有
生以来，第一次挣的钱，所以
很兴奋。这笔钱是通过那个中
国留学生转交的，所以张艮始
终没有见过这个高中学生和
她的家长。我们用这二百英镑
给他开了一个儿童储蓄的账

号，没有想到这个账号，他一
直用到现在。

在宋顿中学除了上实践
课外，学校也组织实习。张艮
参加了两周学校组织的实习，
争取到了去IBM这个世界最
大的计算机公司。他去的地方
是 IBM 在英国最大的研究

院，一个初中学生在IBM的
研究院什么也干不了，但是他
大开眼界。那段时间，回到家
后他总是谈IBM的事情。

BCDE

老宋给樊松子联系了一位

心理医生。每周一次，一个小时
的心理咨询，也就是聊天。

第一次、第二次，老宋请
了假，陪樊松子去医院。樊松
子进去后，他在外面等。第三

次，樊松子说，你总请假不
好，我自己去吧，又不是小孩
子，做过的姐的人想迷路都
不容易。可樊松子偏偏迷了
路，怎么也找不到那扇挂着
“心理咨询室”牌子的门。她
楼上楼下地转悠，大楼越走

越像个迷宫。
最后，樊松子停在了生殖

中心门口。
“生殖中心”几个绿色的

大字，让樊松子的步子缓下
来。她站在那里，有点迷惑。到
医院看过这么多次病，她还没
听说过有这么个科室。门内是
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椅子

上坐着不少女人。都是些怀
了孕的女人吧。樊松子想着，
不由走了进去。几道目光不
约而同望向了她。樊松子顿
时紧张起来，赶紧在最末一
个椅子上坐下。

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彩色

的宣传画。是一个胎儿生长的
全过程。最初是浑圆的水泡状，
慢慢地显出了眼睛，头的轮廓，
分出了身体和四肢，头部越来
越饱满，捏成小拳头的手指清
晰可见了……胎儿不断变化
着，渐渐有了孩子的形态。太奇

妙了！樊松子看入了迷。
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叫

了一个名字，坐在最前面的女
人进去了。大家都往前顺了一
个位置。只有樊松子没动。她
还在看那些气泡一样透明的
胎儿。

“有意思吧，大姐很喜欢
孩子吧？这么大年龄了还想
生？怕是不容易哟。”一个女

人的声音在樊松子的耳边响
起，吓了她一跳。

扭过头，是个穿吊带裙的
女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樊
松子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又摇
摇头。她的眼睛瞟向女人的肚
子，看起来平平的。她想起自
己怀成成的时候，刚三个月就
出怀了，肚子尖尖地挺着。班

组长一口咬定是个男孩。
女人满脸的好奇：“大姐

多大了？听说年龄越大越难治
哟。家里那位很想要吧，男人
都一样，总想着有个自己的骨
肉。不过，女人没生过孩子也

算不得完整的女人呵。别人看
你的眼神都怪怪的，日子过得

闹心。”
不等樊松子答话，女人径

自说开了。她说自己其实已经
成功了，可欢喜了不到两个
月，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
不小心给感染了，得重新来。
她又开始不停地跑医院。好

在，检查什么的这次都免了，
要不还得受一趟罪。那些检查
可烦琐了。她告诉樊松子，
“这里很多女人都治很多年
了。喏，那个头发挽起来的，怀
了几胎都流了，医生说是习惯
性流产。孩子总是保不住，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穿红
衣裳的，从白马镇来的，看了
两年了。蹲在墙角的是她男
人。”女人将嘴靠近樊松子的
耳边：“听说问题出在男人身
上。可女人肚子鼓不起来，别
人可不说男人不行，只说你这

个女人有问题，没本事。女人
呵，生来就是受苦的命。特别
是大龄产妇……” 女人突然
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表情尴
尬地住了嘴。

这时，樊松子的手机响
了。是老宋。老宋显得很着急：

“你在哪儿？医生说你还没
到。”“我在生殖中心。”“你
跑到生殖中心干吗？”“我，我
迷路了。”樊松子压低嗓门，
握着电话走出来。她感觉到女
人表情惊诧地望着她。

老宋似乎松了一口气。

“那好，你在那儿等着，别走
动。我让医院的导诊护士过来
找你。”

挂了电话，樊松子回过
头，望着“生殖中心”几个绿
色的大字，原来这里不是生孩
子的地方，而是让那些怀不上

孩子的人怀上孩子的地方。
樊松子第一次知道，这世

上还有很多人在为没有孩子
苦恼。

F6G#

裘毕正请吃中饭，他从

来请客就豪爽，讲究好地方、
高价位。许半夏现在节食，很
不想喝热值很高的酒，可还
是必须喝。没想到裘毕正一
坐下就递上一个与冯遇那儿
一模一样的讲义夹给许半
夏，生气地道：“小许，你帮

我看看这些，这算什么话，我
对郭启东算是仁至义尽了，
安家费一给就是五十万，还
给他两成干股，我去年替他
算过，他的收入比赵总还高，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在后
面这么害我。”

许半夏只有装模作样地
看，仔仔细细地把昨天没看
到过的细节都看了下来，这
才抬头道：“我不是很清楚，
这家发票上出现的贸易公司
是怎么回事？”

裘毕正立刻就说开了，说

的就是冯遇昨天和许半夏说
的那些。许半夏只有一边听一
边严肃地点头，最后听裘总
道：“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前
天找律师打听这样做算不算
犯罪。算犯罪的话，要不要坐
牢。我的律师说，这可以视作

职务侵占，可以判他坐牢。可
是我不忍心啊，他上有老下有
小，我们好歹合作一场。小
许，你说我该怎么办？”

许半夏心想，这哪是不
忍心啊，是担心郭启动走后
自己管不住那一大摊子事

吧。但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
不住狼，即使心里怕这怕那，
表面上也要装作豁出去的样
子，与郭启东比狠，大不了厂

子不要也要把你送进去吃几
年牢饭，看郭启东还敢不求
饶？可惜裘总做不出来，只会
这么像祥林嫂一样到处争取

舆论的支持。郭启东只怕是
早就知道裘毕正前怕狼后怕

虎的德行，所以才敢为所欲
为。

许半夏一点都不同情裘
毕正，人没本事，那就只有等
着被淘汰，所以根本不会想要
帮他拿主意，“裘总，我是小
字辈，对着郭总说不出话，不
如你看看谁比较说得上话，又
和郭总关系好的，让他们去劝

劝郭总。人心都是肉长的，郭
总可能只是一时犯糊涂。”

裘毕正道：“小许，你说
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找谁
呢？冯遇他说早八百年就已
经不和阿郭说话了，说阿郭

在背后说他是土包子，让他
生气。伍建设说他看见阿郭

这小白脸就恶心，干脆叫人
揍他一顿看他服不服。赵总
是最佳人选，可是他刚出差
回来，公司里的事情忙得不

得了，三个电话一起听，我看
了又不好意思再打搅他。现
在我与阿郭一句话都没法
说，一说就吵架。小许，你就
帮我个忙，也不用你劝他，你
就传个话给阿郭好不好？”

许半夏正好有事要找郭
启东，得把童骁骑那里的运输
费给结了，这会儿答应裘毕正
的话，正好名正言顺与郭启东

交往，便点头答应：“裘总，好
说，只怕我人微言轻，不会引

起郭总重视，不过我会尽力。
我等会儿回一下公司，然后立
刻就找郭总去。”

裘毕正这么多日子来终
于找到一个肯帮他说话的，
感激得不得了，忙端起酒杯
非要敬许半夏一杯红酒，许

半夏坦然接受了。
既然担负着钦差大臣才

有的尚方宝剑，即便是郭启东
不愿意搭理，但好歹人心是肉

长的，他心里总是有点愧疚
的。正好童骁骑昨晚就抱怨过
郭启东不上路，付款总是很拖
拉，利用郭启东这么一点愧
疚，总可以讨出拖欠阿骑的运
输费来吧。所以许半夏并没有
像对裘毕正说的那样去海边
的堆场，而是直接找上童骁
骑，问他拿了账。正好高辛夷

赖在童骁骑身边，见另有好玩
的事，非磨着童骁骑跟许半夏
说她也要跟着去，他们虽然说
得小声，但许半夏能没听见？
见童骁骑一脸为难，便一笑，
拎了野猫的领子出去。

上车后，许半夏就道：
“郭启东好色，你不许乱插

嘴，免得引他生了什么坏心
思。”


